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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小勇

2020年的国庆假期，我带着家

人从广东回到老家江西赣县吉埠镇

大溪村。

我的童年是在大溪村度过的，

那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深深

地刻在我的记忆中。村子里（老家

所在的那个村民小组）住着百余户

人家，用青砖砌的老祠堂是那时村

里最气派的建筑，其余的房屋大都

低矮破旧，与简陋的厕所、猪圈连在

一起，偶有几栋是外墙抹过石灰的

土坯房，相对体面地坐落其间。在

我的记忆里，无论是田间地头还是

山林荒野，到处都可以看到人们忙

碌的身影，一年到头似乎都有干不

完的农活，但日子却过得很穷苦。

村里人也常常会因一些微小的利

益，闹矛盾甚至反目成仇，年幼无知

的我们常常去围观看热闹……这些

是老家留给我的最深刻的记忆。

三十余年的时光，仿佛是一眨

眼的工夫就过去了。

我来到村后的山上，俯瞰老家

及邻近的几个村庄。这些年老家村

貌的变化，用“翻天覆地”来形容，一

点都不过分。村前原先那条坑坑洼

洼、通行了不知多少代人的马路，已

变成由混凝土浇筑的宽阔平坦的乡

村公路，一直延伸到附近的国道。

那些破旧低矮的土坯房在最近的

几年里几乎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

是一栋栋变得“洋气”的新式楼房。

村内的主道上车来车往，远远地还

能看见有专职的保洁员在清洁路

面……我眼前所看到的景象，完全

不是我记忆中的老家模样！

老家的一切都似乎在悄无声息

中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而变化最快

最集中的时间是精准扶贫的这几

年。大溪是江西省广播电视局的定

点帮扶村，他们选派了优秀的干部

组成扶贫工作队驻村，与挂点大溪

的区、镇干部及村里的干部一道开

展扶贫工作。

外来的扶贫干部把自己当成大

溪的一员，与村民打成一片，尽心竭

力地帮助大溪的村民，不仅是物质

扶贫，更注重精神层面的扶贫，通过

一系列的文化活动，以及在日常生

活的点滴中去帮助和影响村民，除

陋习、树新风，让村民关系更融洽，

让乡风更文明。

在老家变化的过程中，在乡亲

们平常的日子里，人们清晰地感受

到了扶贫的力量。

2018 年 8 月，村里德葵叔的儿

子突发恶疾，两天就离世了。德葵

叔七十多岁了，体弱多病；德葵婶患

了严重的内风湿病，有十几年了；儿

媳照看两个上学的孩子，做点零工

补贴家用。突来的变故让这个家庭

瞬间陷入了困境。往后的日子怎么

过？丧子之痛与家庭面临的困境让

德葵叔及家人备受煎熬。

德葵叔家的不幸发生后，村里

及时按政策把他家纳为贫困户，为他

家办了低保，基本生活有了保障。热

心的扶贫干部还经常上门走访，嘘寒

问暖。2019年，德葵叔的大孙子以优

异的成绩考上了重点高校，得到了政

府的教育扶贫。如今，德葵叔一家已

从阴霾中渐渐走出来了，他们和村里

很多人一样，经常会发自内心地说：

“现在的社会真好！”

回老家时，正值秋高气爽，行走

在混凝土铺筑的村道上，再也闻不到

各类粪便发酵后弥漫在空气中的味

道，从或远或近农家小院里的桂花树

上，飘来的是阵阵芳香，沁人心脾。老

家模样在我的记忆中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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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力红井之缘
与瑞金的故事，缘于那口闻名中外的红井。

幼时在山沟里读书，语文课本中有图文并

茂的一页：红井的故事。“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

想念毛主席！”两句话撼人至深，一辈子藏心底。

爱学习的我向父亲说了看红井的心愿，许

是红井离父亲下放的宁都并不太远,或是父亲觉

得要求并不过分，还是一次现场教学。刚读书不

久的我便来到了瑞金，见到了那口藏在心底的红

井。那一幕，距今近五十年了。

沙洲本无坝，行于“坝”道，那时周围几乎没有

建筑，只有旧居、领袖树和列宁小学，默默地伴着

那口极普通又略显孤独的红井。井前，一位老爷

爷讲云石山晚霞的千古佳话，我满是好奇，“前边

不是有河么？”“那河水不能吃，只能洗衣洗菜。”

一代伟人毛泽东曾在这里养病，调研数月，

他与红军战士一起冲破迷信，打出了这口井，村

民终于喝到了清泉，军民情谊便由此升华,“鱼水

关系”不正是由这一口口井延续而来的么？井边

石碑上的字是村民对恩人的怀念，也在我的脑中

储满景仰。主席离开后，再没回去过，但一口井

已经把一切牢牢地矗在了这里，永远永远……

那时的条件简陋，没有留下照片，只是短暂

停留。后来我才知道，父亲请假费了不少周折，

而路上花了太多时间。瑞金一夜，满城夜色，只

有零星几盏灯光留在我遥远的记忆里。

带着对红井对瑞金的惦念，更带着对红井

故事的回味，又走过了许多时光。父母离开下放

的山村进了城，而我也走完漫漫求学路，成为中

国共产党员，走上工作岗位。

故都瑞曲炫金花，红井清泉渥帝华。振兴苏

区战略唱响，我又一次来到了瑞金。会务之余，

独自再回红井。全国援建刚刚开始，漫步在沙洲

坝不宽的路上，两边是绿绿的田园，忙碌的工地，

我的心和思绪飞回儿时对红井的记忆，仿佛踏着

红军足迹前行，有份执着有份坚定有份向往。

游人稀疏，我独伫井旁，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想念逝去的父亲，细细抚摸石碑上的字，手捧着

喝了几口红井水，忽儿就忆起自己在红井伴随下

走过的路，一条长长的求学路，一条对伟人景仰

对党热爱的心路，一条执着追寻为国家复兴添砖

加瓦的路。历史就是这么幽深，又是这么简明。

不知是谁敲响了领袖树上的铃铛，催我匆

匆回返，依依不舍，五步一回头，眼中满是红星、

红都、红军，心中满是红井、井碑、碑文。红星耀

中华，红井伴心路。

有缘就会相聚。2020年秋冬，已是单位党

组织负责人的我，带着渴盼，与党员们再到瑞

金，开启了我的第三次景仰。

到达瑞金已是傍晚，车行在华美路上，不禁

令人感慨。这就是闻名世界的红都么？灯光璀

璨，微微风中，街边是悠闲的市民，着装和步履与

大城市毫无两样，与数十年前的记忆判若两地。

放下行李，匆匆徒步去寻找红都夜色的美

丽，顺着城市小河的游步道行走，秋风习习，夜光

迷离，不时与成双成对的市民遇见，他们谈吐中

透着文明优雅。忽如进入一座庄园,再无昔日的

硝烟，在彩虹桥边静静伫立，烂厅下牛肉喷香，绵

江里河水潺潺……当年从这里走上长征路的红

军，如果能回到眼前走走，该是怎样一幅图景。

赶来的朋友滔滔地说起了脚下的南方小

城，一个八十万人口的县级市，一个已经脱贫、

经济腾飞中的市，一个充满生机和魅力的绿色名

市，一个处处留着红色印迹的故都，一片无数人

渴盼景仰的土地。朋友的眼中折射出的是满满

希望、满满憧憬。

秋风化雨催芽，瑞金红土奇葩。伴着秋阳，

在红都流连一日，“一苏大”址，“八子参军”的微

党课感人肺腑，向红军烈士敬献花篮庄重肃穆；

“二苏大”址，千人大会的场景，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成立的土炮声，眼耳依稀。

更渴盼的是红井，因为红井，我与红都瑞金

缘分更深。

“微云淡沙坝，疏雨滴古樟，畅饮红井水，不

忘来时路。”三行沙洲坝,一边是整齐别致的建

筑,当年散居的“旧址”群迁于此，一边是绿油油

的菜花，像是诉说古朴庄严，又像是诉说活力希

望。伫立领袖树下，凝视着锈迹斑斑的铃铛，回

响着列宁小学上课的铃声。端坐列宁小学，瑞金

党校的朱老师深情地讲开了红井的故事……新

鲜生动，令人心怦。当那首“哎呀嘞……”在耳边

响起，历史拉回眼前，信仰深扎心间。课上得已

滚瓜烂熟的老师竟也涌出了泪水，多好的语言、

多好的党课呀！

再立红井，提着木桶弯腰俯身舀水，眼里便

是岁月深深，伸向悠悠的过去和遥远的历史深

处，用竹勺饮上一口，甘甜沁肺，井便装进了心

底。伫立碑前手机轻按，人与史融为一体，心与

情汇为一体。毛主席与沙洲坝的遇见，让人走过

便不忘来时的路。这就是历史的痕迹，这就是红

井的魅力。

几回回浇灌心灵，几回回梦里歌里向往。

红井与我的缘分，伴着那抹永不褪色的红，注定

将伴我一生。壮哉红井，美哉红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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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梧桐，不知为何，或许是喜欢那种骑在

父亲肩头摘梧桐花的感觉吧，亦或许是怀念一种

记忆，童时的记忆。那宛若游丝般的痕迹，不知

根源在何处。

今日出去，又看见梧桐花开，铃铛般的花

朵，紫色的，在微风中摇曳。不知怎的，总是觉

得紫色的花很好看，可能是因为少的缘故罢。

看着枝头那一个个紫色的小精灵，仿佛把孕育

了一个冬天的气息都凝聚在枝梢，来一场蓄势

待发的比拼。

忽然想起了 2019 年在赣南也看见了梧桐

花，白色的，生得亦是好看，开得极为繁茂，每次

路过她，总要捻起一朵，放在书页间，或者捡一

片叶子，玩弄半天。对于梧桐，总有说不清的情

愫和怎样写都觉得依旧欠缺的文字。

对于花朵的喜爱，不单是梧桐。每年梧桐

花开的时候，杏花已落，花茎依存，翠绿的叶子

间掩映着小小的果实。站在树下，闭了眼，似乎

看见了那金黄的果实已经压弯了枝头……看着

故乡的梧桐，突然想起赣南的桂花，是那样的浓

郁、芬芳。小巧的花骨朵，像极了江南水乡那未

出阁的姑娘，生得可爱。

依旧记得，初次听闻桂花，是在小学的课文

《桂花雨》中，主人公描写台风快来时，全家收桂

花的故事，可能是因为小姑娘生来都喜欢花，想

象着站在桂花树下，那一场漂亮的桂花雨，那该

是多好玩啊。再次听闻桂花，是从父亲口中，说

起他那会上大学，每次晚饭罢了，跟舍友一起去

他们学校对面的华中师范大学（那边女生颇

多），折一枝桂花，插在袖口，去“念书”。哪是念

书啊，其实是去准备一场邂逅罢了。可惜了，父

亲从未成功，可能是因为他不够帅气吧，或许是

他的策略存在一定问题，就不得而知了。那时觉

得桂花不仅好玩，还很浪漫。迫切地希望一览桂

花的风姿，因我的故乡没有桂花树，这个愿望久

久不能实现。可喜，去赣南，在花开时节，那满

树肥硕饱满的花房，细嗅馥郁的花香，那荷塘边

的桂花……填补了我对于桂花的所有幻想。

我喜欢故乡的梧桐，就像喜欢故乡的那座

城。我亦喜欢桂花，就像喜欢晚上月夜下荷塘边

的散步。它们都好看，都承载了我的悲喜。

哦，梧桐情，桂花雨……

“如今的政策真好！”

“如今这个时代真好！”

这是在今天的乡下，常能听到

的由衷赞叹之声。

阅尽沧桑的老人们感慨：如今

不但不用交公粮了，还给我们种粮

补贴；老人有养老金领，高龄的还有

高龄补贴；真是做梦都没想到这辈

子还能看到这样的好时代。

有人问一位在服装加工厂上班

的留守妇女：“你中午在这厂里吃饭，

你家里的小孩哪里有饭吃呢？”妇女

嫣然一笑，答：“他们在学校里有免费

的营养午餐吃呀！嗨，要是学校没饭

吃，我每天中午还得大老远地赶回去

做饭的话，那我可受不了！”

在外务工的年轻人过年回到家

乡，只觉眼前陡然一亮，他们发现，原

先坑洼不平、泥泞不堪的土路，全变

成了一条条直通到家门的水泥路，不

由得毫不客气地骄傲道：“嘿嘿，我们

家乡的面貌不比外面差了！”有车一

族则笑得咧开了大嘴：“这下洗车的

钱都省下不少啰！”

规模空前、力度世所罕见的精

准扶贫，更是贫困家庭的天大福音：

生病住院的，费用几乎全报；孩子读

书，有教育资助；想创业却没钱的，政

府提供五万至十万元的贴息贷款；有

劳动能力却因故无法外出务工的，可

就近到扶贫车间上班；没房子住的，

政府为他们建好了水电、装修一应俱

全的保障房；重病、重残、无劳动能力

的，则有兜底保障；每个贫困户都有

专门与之结对的帮扶干部……

2019 年，由于特殊原因，村里

还有些扶贫工程未如期完成，一些

该修的道路还未修，2020年又遇新

冠肺炎疫情，经济受到一定影响，

我们以为，未修的路，近期定将无

望再修了，谁知当疫情还正在世界

各国肆意蔓延之际，我国却迅速控

制住了疫情，并尽快恢复了生产与

生活秩序。在上级政府的关切下，

在新任村党支书的带领下，暂停的

工程又重启了，村民们的笑容又在

脸上绽开了。

虽说村民对当前的政策，都深怀

感激之情，可也有一小部分人心生不

满——明知自己不符合享受低保的条

件，也硬想要享受；明知老弱病残及人

口较多的村组户的道路都还未修，却

非要先给自己修才成；危房改造补贴，

得了一栋的，还想要得两栋三栋……

他们不忧公平与否，只患自己得到的

还不够多，真是有负国家的好政策。

有鉴于此，我常暗自提醒、告诫自己，

断不可像他们那样，把国家的惠民政

策当作唐僧肉，只想争抢得多一点。

作为一个重残者，未经争抢也吃上了

低保，感激之余，也觉惭愧——于国

于家无用，何用虚靡太仓粟，倘若身体

无灾无恙，哪怕穷死，也决不可如此。

细观总在抱怨自己比别人少得了一

瓶油还是一袋米者，非因“贫而无怨

难”，多为“富而不足”者。并非是我有

多高的境界——如孔子所谓的“君子

矜而不争”那般，我只是相信，在大好

政策的背景下，党和政府终不至于会

落下一人的。

若从医学上的伤残鉴定而言，

我是属于须依赖他人照护的，但我还

是想方设法克服重重困难，力求生活

自理。为解决下雨路滑时坐轮椅无

法出去买菜的难题，我还在屋旁开了

两块垄沟可通轮椅的菜地自种蔬

菜。这种求生之本能，虽然不足以感

动旁人，但还是感动了我自己。我

想，如我这般之人，力争自强自立，无

论如何都是必要的，一味地只想依赖

于国，依赖于家，终不足取。所幸，当

前我们的国家日新月异，一波接一波

的惠民利好，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正在兑现之中。

生逢这样的时代，真乃三生有

幸，我感恩这个好时代！

□尚佳怡梧桐情桂花雨


